
 
 

 

【多元觀點】 

從東亞文化研究談臺灣的主體性+ 
 

林月惠* 
 

                                                                        
+ 本文係 2011 年 12 月 23 日本院與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辦之「國家發展論壇」《文化與文明系列》第一場研討會內容。原刊

登於本院院訊第 23 期（二○一二．夏），因有錯漏而重刊，以確保本文之完整性。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1 本文的內容與觀點，部分出自拙文〈東亞文化視野下的臺灣與韓國之漢學研究〉，乃「漢學研究中心三十週年學術

論壇──臺灣漢學新世紀」（2011 年 10 月 14-15 日）的特約討論稿。 

筆者在此論壇中所要探問的是：在東亞文

化交涉研究中，臺灣的中華民國佔有何種獨特

的位置？這就牽涉到，臺灣的人文社會研究者

為何要研究「東亞」？有何新視野？臺灣獨特

的東亞文化研究位置在哪裡？1 

先從幾個實例說起。今年 10 月，國家圖

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臺灣漢學研究新世

紀」學術論壇，韓國白永瑞教授發表〈對話互

動之相映──全球本土角度下臺灣與韓國之漢

學研究〉一文，以「對於我們來說，中國意味

著什麼？」提問，討論韓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軌

跡，並藉由與臺灣漢學研究的比較，探討兩國

漢學研究的特點，最後以「對於中國，我們意

味著什麼？」的反思提問，展望兩國漢學研究

未來發展的方向，指出全球本土視角下漢學研

究的新契機。白教授在探討漢學（或「中國研

究」）時，不斷反思，作為研究主體的韓國或

臺灣，發言與批判的位置在哪裡？甚至尖銳地

提問，對臺灣而言，漢學研究（中國研究）是

否視之為「外國研究」？此論一出，不少臺灣

人文學界的學者，大多持保留的態度。筆者評

論時，指出白教授將漢學研究（中國研究）的

客體（對象），只對應於現實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而無視於也同樣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而

且是「現在進行式」的中華民國之存在。這是

中國大陸崛起之後，壟斷「中國」一詞後的誤

導。其結果，國外學者就忽略臺灣學界自 1949
年以後，對於漢學研究所作出的貢獻，以及臺

灣漢學研究的特殊性。 

另一個例子是，筆者曾經向來自歐洲拉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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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亞與斯洛維尼亞的漢學系教授提問：為何來

臺 灣 進 行 當 代 新 儒 學 （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研究？前者的回答是：在研究

現代中國哲學思想時，發現只有當代新儒學致

力於與西方哲學文化的對話、會通。後者的回

答是：作為一個漢學家，不僅要理解傳統的中

國（文化中國），也要理解現實的中國（中華

人民共和國）。為了理解目前中國大陸何以重

視現代新儒學思潮與國學熱（含讀經運動）等

現象，追本溯源，有必要研究臺灣的當代新儒

學思想。兩位歐洲漢學家針對具體研究課題，

顯示紮根並茁壯於臺灣的當代新儒學思想並非

狹義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代表，而是經由中西

哲學互動所產生的思潮，此思潮所具有的開放

性，及其對中國大陸的影響，頗能顯示臺灣作

為漢學研究的主體，有其獨特的位置與視角，

在華人學術界中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最近幾年來，臺灣學界的文、史、哲等人

文學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東亞文化視野的重

要性。如研究臺灣史的許雪姬教授就說：「以

東亞的詮釋框架來思索研究路徑，﹝……﹞可

以展開國際對話的主題，如何培養、訓練年輕

的研究生具有更充實的研究能力更是刻不容緩

的事。」2 而陳芳明教授也強調作為主體性的

臺灣文學研究，一定要具備東亞的視野。3 而

在哲學思想界，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4 也不斷推動

有關東亞儒學（或東亞哲學）的研究。換言

之，臺灣學界已經逐漸意識到「東亞文化」視

野，對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人文學界所謂「東亞」，

不是一個「地緣政治學」的概念（如「大東亞 
 
 
 
 
 
 

共榮圈」），也不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而將東

亞實體化，而是人文地理學的概念，意味著

「文化東亞」，5 它擺脫「文化一元論」的中

心意識，同時預設「文化多元性」的立場。它

承認東亞各國文化的主體性與差異性，也彰顯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開放性。6 在這個

意義下，所謂「東亞」研究，不能僅止於戰略

或政經上的區域性研究，它必得縱深到東亞文

化歷史脈絡與價值理念中。 

事實上，隨著國際局勢與海峽兩岸各種情

勢的變化，臺灣人文學研究因特殊的文化歷史

條件，已經由單一的「文化民族主義」的立

場，逐漸轉向「多元文化」的開放性發展。因

此，人文學界強調「東亞文化」的學術自覺，

既來自於學術社群的成熟，也來自於臺灣獨特

的歷史文化處境與民主化的努力。無可諱言，

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學界較為缺乏東亞的橫向

思考，7 東亞（亞洲）的討論大多處於問題的

邊緣，而非中心。甚至，有不少中國大陸學

者，仍抱持中國國族中心的心態，來看待東亞

的文化與文明，將東亞文化視之為中國文化的

延伸，他們關切的仍是與西方文化的抗衡。例

如，目前中國大陸雖然提倡「國學熱」，並重

視傳統儒學，但除了政治穩定的策略性考量

外，背後凸顯的是與西方文化對抗下的單一

的、純粹的民族文化認同，並與敏感的政治認

同糾結在一起。其結果必然成為封閉的、排他

性的學術傾向。相對地，從臺灣特殊的文化歷

史處境來看，臺灣既是傳統中國文化現代化較

為成功的實踐（實驗）場域，也曾歷經殖民統

治的經驗，以及中西文化的衝擊。正由於臺灣

已經走過文化民族主義的階段，也揚棄以中國 
 
 
 
 
 
 

                                                                 
2 許雪姬：〈臺灣史研究三部曲〉，《思想》16 期（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10 年 10 月），頁 99。 
3 參陳芳明：《陳芳明文集 9 楓香夜讀》（臺北：聯合文學出版社，2009 年），頁 355-391。 
4 參李明輝：〈中央研究院「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概述〉，《漢學研究通訊》，總 76 期（2000 年 11 月），頁

567。 
5 參吳震：〈試說「東亞儒學」何以必要〉，《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5 期（2011 年 6 月），頁 310-313。 
6 參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08 年），頁 43-44。 
7 參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歷史與實踐》（臺北：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 年），頁 9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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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為中心的意識，故較能以多元文化的角

度，藉由跨文化的研究，正視東亞各國文化的

主體性與獨特性，以及文化交涉過程中所呈現

的「動態流變」與「混雜現象」。就此而言，

臺灣不僅有複雜多元的文化經驗，也在與現實

中國（大陸）、東亞文化、歐美世界交錯的張

力中，展現其深刻的歷史感。顯然地，臺灣作

為研究主體，它同時具備中國的（文化中國與

現實中國）、東亞的、世界的三種發言位置，

「混雜性」、「多元性」與「開放性」是其特

徵，既有「全球化」的視野，也呈現「在地

化」的特色。由於這樣的特徵，在東亞文化研

究中，強調「臺灣的視角」或「臺灣的主體

性」，並不會陷入國族中心的危險性與封閉

性。 

再者，在東亞文化研究中，中國大陸的崛

起，是一個無法避免的「他者」；而從「傳

統」到「現代」的轉型，依舊是重要的議題。

就前者而言，對中國大陸的研究，無法與臺灣

的中華民國全然切割；反之亦然，如同前述所

舉的例子一樣。就此而言，臺灣在東亞文化研

究中，相對於韓國與日本，有其獨特的發言位

置。因為，不論從儒學的教養、民族國家的建

立，或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殖民地的歷史

經驗，乃至現代化與民主的實踐、後現代的衝

擊等，臺灣與東亞各國都有類似的歷史記憶與

經驗。故臺灣相對於中國大陸，不僅較能持平

地看待東亞文化研究中各國的主體性，而不會

陷入「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與偏見。

而且，就「文化中國」或中華民國而言，臺灣

在「中國」之內；而針對現實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而言，臺灣在「中國」（中國大陸）之外。

就這個意義來說，臺灣是「流動的」主體，它

可以隨時轉換它的發言位置，也可以自由地

「進」（內）、「出」（外）「文化中國」、

「現實中國」而展現其批判性與創造力。 

若從東亞各國所面對的「傳統」到「現

代」的轉型議題來說，近年來臺灣的人文學界

也意識到，以往的研究，多著重中西文化的比

較，而忽略東亞文化內部的共同性與差異性。

換言之，只顧及「遠親」（西方歐美文化）而

忽略「近鄰」（東亞文化）。儘管臺灣學界數

十年來面對「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糾

纏、干擾，有其困境。但人文學界在對多重殖

民經驗的歷史反思中，也逐漸意識到在「現代

化」的轉型中，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反而被西方

文化「殖民」（淪為西方文化學術的殖民地，

失去學術主體性）的危機。值此之際，我們的

學術社群，有必要，也應有足夠的自信，以平

和的態度與批判的精神，將所吸收的西方學術

文化，有所簡別地回饋到東亞的文化研究中，

為「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提出批判性的

反省與創造性的嘗試。尤其，在黃俊傑教授此

次主題演講中所提到的東亞文化研究新視野

（1）從東亞出發、（2）以經典及其價值理念

為研究核心、（3）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來

看，臺灣人文學界數十年來的積累，都佔有相

對的優勢。如果我們能將研究心態與研究視野

轉向東亞，關注東亞，厚植研究實力，讓區域

性的東亞研究，縱深到東亞共有的經典與各自

獨立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在這樣的東亞文化視

野下，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學術社群互補合

作，學習東亞各國之長，補己之短。相信如此

的努力，一定能對東亞文化研究，開創新局

面；也能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提出新願景。 

 




